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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非汉文维吾尔史料和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牛汝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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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回顾了非汉文维吾尔史料和文献 20 世纪内在国内外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情况，并对今后的

发展情况作了扼要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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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只有掌

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

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1] 可以说，维吾尔历史资料

和文献的收集、挖掘和整理的程度决定了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维吾尔族史料

与文献整理研究而言，在汉文史料的收集、整理、考释等方面利用、挖掘得较为充分，其

代表性的史料集成，如：冯家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民族出版社

1958/1981 年）、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4 年）、陈

高华编《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编《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刘美崧著《两唐书回纥传

疏证》（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年）、杨圣敏校注《突厥回纥史料校注》（天津古籍出

版社 1992 年）、冯志文、吴平凡编《回鹘史编年》（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等。而非

汉文的维吾尔史料的整理、译释和研究工作却进行的很不够，虽然有一些成果，如：冯家

升等编著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民族出版社 1958/1981 年）、郭平梁、刘

戈著《回鹘史指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牛汝极著《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等，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回顾 20 世纪国内外非汉文维吾

尔史料和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为行文方便，下面我们以文字种类为主线从突厥文、粟特

文、摩尼文、回鹘文、婆罗米文、藏文、叙利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察哈台文等方面

作一粗线条的介绍和总结,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敬请指正。 

 

1.突厥文 

19 世纪以来，中外学者相继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敦煌、吐鲁番、中亚、西亚等地发现

突厥文（又称突厥鲁尼文），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是古代突厥语，为古代突厥人、回纥人、

黠戛斯人等共同使用。1893 年，这种文字首次被丹麦学者 Vilhelm Thomsen [2] 破译解读，

随之，俄国学者 W.W.Radloff 解读译释了几个较重要的突厥文碑铭，如：《阙特勤碑》、

《敦欲谷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等。之后,A.von Le Coq [3],W.Bang[4] ,G.Clauson 
[5], G.J.Ramstedt [6],E.Tryjarski [7],C.E.Malov[8] ,H.N.Orkun[9] ,T.Tekin 
[10],S.G.Kliashtorniy[11] , René Giraud[12] , A.N. Bernshdam[13] , 韩儒林[14] 、岑仲勉[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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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世民[16] 、图尔逊·阿优甫、阿布都克优穆·霍加[17]  、芮传明 [18]、森安孝夫[19]  等。

此外，冯家升对吐鲁番交河发现的突厥文崖刻题记，李经纬对苏吉碑，刘义棠、牛汝极和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翁金碑，卡哈尔·巴拉提对铁尔浑碑，张铁山和买提热依木·沙

依提对突厥文占卜书，杨富学对台斯碑等也发表过相关论文。目前已知属于或者涉及回鹘

史的突厥文碑铭、文献主要有：《磨延啜碑》（希乃-乌苏碑,或色楞格碑）、《九姓回鹘可

汗碑》（喀喇-巴勒喀孙碑，或保义可汗记功碑）、《苏吉碑》、《铁尔痕碑》（塔里亚特

碑）、《塞维列碑》、《台斯碑》（牟羽可汗碑）、《占卜书》、《毗伽可汗碑》（默棘

连可汗碑）、《雀林碑》、《阙利啜碑》(伊柯-库硕图碑)、医药类文书、法律类文书残片、

军事类文书残片、宗教类文献残片等。 

突厥文碑铭文献的年代集中于公元 7～11 世纪。作为史料，这批材料对漠北回纥、河

西回鹘、西州回鹘史的研究价值极高。自突厥文破译以来的百年中，国内外回纥突厥文碑

铭文献研究成绩较大者主要有：W.W.Radloff，Vilhelm Thomsen，G.J. Ramstedt, C. Malov, 
H. N. Orkun, T. Tekin, S. G. Kliashtorniy, 耿世民，森安孝夫等。 

这里，特别值得介绍两本书： 

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书中对突厥史地、事件等

从突厥文碑铭的角度进行详细考证，其中不乏个人见解。书后附有 5 个碑铭的汉文译注：

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敦欲谷碑、翁金碑、阙利啜碑。其汉文译文主要参考了 T.Tekin
和耿世民的译文后从新译释的，值得注意。 

森安孝夫与 A. Ochir 合编《モンゴル（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中

央ユ一ラシア学研究会 1999 年 3 月，3+294+图板 86 页）, 这是 1996 年～1998 年间日本

中央欧亚学会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合调查蒙古高原突厥时期（6～8 世纪）、回纥时期（8
～9 世纪）和蒙古时期（13～14 世纪）遗迹和碑铭的最新考察研究报告。参加者主要有：

森安孝夫、吉田丰、林俊雄、片山章雄、松田孝一、杉山正明、A. Ochir、L.Bold、D.Bayar
等。书中有详尽的 3 年间的行程地图、活动记录、测试数据表、文字说明等，然后是对各

调查遗址、碑铭的描述介绍，对碑文的转写、英文和日文翻译，词语注释和参考文献等。

书后附百余幅图板详加描绘。书中所收与突厥、回纥有关的碑铭有：布古特碑、翁金碑、

九姓回鹘可汗碑、阙特勤碑、台斯碑、塔利亚特碑、磨延啜碑、塞维列碑等。该成果意义

重大，应予以特别关注。 

此外，蔡鸿生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 1998 年）、吴玉贵著《突厥汗

国与隋唐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等著作对突厥文碑铭文献多加引述。 

 

2.粟特文 

中国发现的粟特文主要出自吐鲁番和敦煌，大多为西方探险家所获,现分藏英、法、德、

俄、瑞典、芬兰等国图书馆或博物馆中。粟特文记录的语言是粟特语，属一种中古东支伊

朗语。粟特文最早由 F.W.K.Müller 解读。文献的年代多在公元 4～10 世纪。这批史料对研

究回纥族源、回纥与粟特的早期关系等价值较高。先后对粟特文进行研究和介绍的学者主

要有：W.B.Henning [20]、R.Gauthiot[21] 、F.W.K.Müller[22] 、E. Benveniste[23] 、O.Hansen 
[24]、J.P.Asmussen[25] 、W.Sundermann[26] 、D.N.MacKenzie[27] 、N.Sims-Williams[28] 、
J.Hamilton[29] 、吉田丰[30] 、荣新江[31]  等。 目前所知，粟特文文献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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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摩尼教内容:《大力士经》、《祈祷忏悔文》、《穆护的谋杀》、《创世纪》、《譬喻

故事》、《胡威达曼》、《赞美诗》、《约伯的故事》等。 

佛教内容:《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

《摩诃般若波罗密经》、《佛说善恶因果经》、《吠桑檀多本生故事》、《长爪梵志请问

经》、《劝解酒肉经》、《药师经》、《佛说时非时经》等。 

景教内容:《新约圣经》、《新约福音书》、《圣乔治受难记》、《圣句集》、《景教

徒书信》等。 

官私文献、文书:《布古特碑》、一些法律文书、跋文和书信残片等。 

值得一体的是，N.Sims-Williams 和 J.Hamilton 合作刊布的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和法国

国立图书馆的粟特文集成之作《敦煌 9～10 世纪突厥化粟特文文献汇编》，书中刊布了 8
件粟特文献的研究、47 幅图版，其中包括一件汉文长卷《肃州太都状上》的图板，这是一

件研究河西回鹘极重要的文献。其中的粟特文献是我们观察 9～10 世纪时粟特人回鹘化的

珍贵材料。此外，W.B.Henning 的《粟特语文献》（伦敦 1940 年）、吉田丰的《粟特语文

献》（山口瑞丰编《敦煌胡语文献》，东京 1985 年）和 W.Sundermann 的《粟特语摩尼

教譬喻文献》（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卷 XV，柏林 1985 年）等著作也非常重要。 

十分遗憾的是，至今我国没有专门研究粟特文的专家。 

 

3.摩尼文 

摩尼文源自叙利亚文福音体，是摩尼教的正式文字。本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

发现了大批摩尼教文献，收集的残片达数千片之多，并发现了一个地下摩尼教图书馆。摩

尼文文献多发现于吐鲁番的吐峪沟和敦煌千佛洞。摩尼文文献主要藏于德国柏林、英国伦

敦和俄罗斯圣彼得堡。摩尼文文献的年代在 8～10 世纪之间，使用的语言主要有中古伊朗

语（如：帕提亚语、钵罗婆语、中古波斯语）、回鹘语和粟特语几种情况。F.W.K.Müller
最早解读摩尼文并最早研究了几件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摩尼文文献  [32]，随后，

E.Benveniste, W.B.Henning, A.von Le Coq, A.von Gabain, M.Boyce, C.Salemann, 
J.P.Asmussen, W.Sundermann, H.-J.Klimkeit 等都对摩尼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其中，

M.Boyce 的《德国吐鲁番收藏品中摩尼文伊朗语写本目录》和《摩尼教中古波斯语和帕提

亚语读本》；A.von Le Coq 的三卷本《高昌出土摩尼教突厥语文献》；W.Bang 和 A.von 
Gabain,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第 II、III、IX 卷；J.P.Asmussen 的《摩尼教文献：中古

波斯语和帕提亚语作品选》和《摩尼教徒忏悔词研究》（1965 年）；W.Sundermann 的《中

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和《中古波斯语和帕提亚语摩尼创世譬喻故事文献》；H.-J.Klimkeit
的《明教赞美诗与祈祷书：中亚摩尼教伊朗语和突厥语礼拜文献》；李经纬的《摩尼教徒

忏悔词译释》（1982 年）；牛汝极的《摩尼文及摩尼文突厥语文献》（1989 年）等论著

较重要，为我们了解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及其与中古伊朗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4.回鹘文 

回鹘文源自粟特文。回鹘文文献主要出自吐鲁番、敦煌、哈密、库车、莎车等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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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赤峰、百灵庙、酒泉、和田、泉州、武威等地也有文献、碑铭或壁刻发现。回鹘

文使用的时代在 9～14 世纪间。回鹘文文献是迄今所知保存数量较大的一类，但多藏欧洲

各大图书馆内。在我国，回鹘文文献主要藏于吐鲁番文物局、新疆博物馆、北京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敦煌研究院、甘肃博物馆等部门。旅顺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酒泉

市博物馆、库车县文管所等也有少量回鹘文文献保存。根据内容可将回鹘文文献分为宗教

类和非宗教类两类： 

 宗教类： 

  摩尼教文献：经典、赞美诗、祈愿文、忏悔文、寺院文书、故事、其他等。 

  佛教文献：经论、赞美诗、发愿文、寺院文书、忏悔词、功德记、故事等。 

  景教文献：教义经典、故事、墓碑铭文等。 

  道教：星占、符咒、易经译本等。 

  伊斯兰教：劝诫书、圣徒传记等。 

 非宗教类： 

  契约文书、书信、公文、历法、医药、传说故事。 

 回鹘文研究的先驱是德国的 J.Klaproth,早在 9 世纪上半叶,他就对流传到欧洲的我国明

代编写的回鹘文《高昌译语》的抄本进行了研究，并于 1820 年出版了《回鹘语言文字考》

一书 [33] 。另一位研究回鹘文的先驱是俄国的 W.W.Radloff,19 世纪末期他就整理刊布了回

鹘文本《福乐智慧》和《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以及金帐汗国时期用回鹘文写成的其它文书。

随后，他又刊布了《十方平安经》、《妙法莲花经普门品》、《金光明经》、《回鹘文文

献汇编》等。 

在回鹘文摩尼教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F.W.K.Müller 的《两叶摩尼教

赞美诗残片》（Mahrnamag Ein Doppelblatt aus einem manichaischen Hymnenbuch , 
APAW,1912）；A.von Le Coq 的《高昌突厥语摩尼教文献》（Tu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Ⅰ、II、Ⅲ , 1911～1922）；Willi Bang 曾与其学生冯加班（A.von Gabain）等

一起刊布了六卷《突厥语吐鲁番文献》（Turkische Turfan Texte，I～VI），其中有《大型

摩尼教赞美诗》和《牟羽可汗入教记》（牛汝极发表了汉文译本），他还发表了《回鹘文

摩尼教有关风神的残卷》（1928）和《摩尼教赞美诗》（1925 年）；Peter Zieme 的《摩

尼教突厥语文献》（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卷 V，1975 年）、《回鹘王国摩尼教寺院回鹘

文经济文书》（1975 年）；L.Clark 的《突厥语摩尼教菩提书研究》（1982 年）；耿世民

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 年第 4 期）；耿世民与 H.-J.Klimkeit
和 P.Laut 共同刊不了 1980 年在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文献《摩尼佛与王子的较量》（1987
年，另外，多鲁坤和斯拉菲尔发表了汉文译文）和《三王子的故事》（1989 年，另外，斯

拉菲尔发表了维吾尔文本）；J.Hamilton 在其两卷本的《敦煌 9～10 世纪回鹘文文献汇编》

（1986 年）中收有 5 件摩尼教文献（有牛汝极和杨富学的汉文译文），他还发表了《公元

988、989 和 1003 年的回鹘文摩尼教历书文献》（1993 年）；森安孝夫的《回鹘摩尼教史

研究》（1991 年）；杨富学和牛汝极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释文的几处商榷》等。P.Zieme
现在正与 L.Clark 和 Aloïs van Tongerloo 教授合作整理研究已知全部古代回鹘语摩尼教文

献，大约有 400 个残片，准备出版多卷本的突厥语摩尼教文献集成，将全部由 Brepols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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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公司出版。Jens Wilkens 编辑了保存在德国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回鹘语摩尼教残片目录，

这个目录是《德国东方写本目录》项目的一部分，作为 Verzeichmis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HD）系列之一由 Franz Steiner Verlag（Stuttgart）出

版。 

在回鹘文佛教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论著：F.W.K.Müller 的《回鹘文献》

（I、II、III）、《回鹘文考释》、《吐鲁番出土的两个庙柱铭文》；A.von Gabain 的《突

厥语吐鲁番文献》（第 1～6、8～10 卷）、《玄奘传回鹘文译本》等；W.W.Radloff 与 C.Malov
共同刊不了回鹘文《金光明经》（《佛学丛刊》，卷 17 圣彼得堡，1913—1917）；G.Hazai
的《回鹘文〈金刚经〉残卷及傅大师的神歌》(与 P.Zieme, 1971 年)、《柏林吐鲁番文献中

的佛教诗歌》（1971 年）；P. Zieme 的《瑜伽师地论和文殊师利赞》（与 G.Kara）、《吐

鲁番与敦煌出土回鹘文头韵诗歌文献》（1991 年）、《回鹘文〈金光明经〉》（1996 年）、

《回鹘文佛教头韵诗》（1985 年）等；Klaus Röhrborn 的《回鹘文超度亡灵的祷词》、《吐

鲁番出土对照词汇文献残卷》、《回鹘文〈玄奘传〉研究》（第 7 卷、第 8 卷）；S.Tezcan 
的《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研究》和《回鹘文 Insadi 经研究》（BT.III,Berlin,1974）；

L.Yu.Tugusheva 的《回鹘文<玄奘传>研究》(1971、1982 年)；Ingrid Warnke 的《回鹘文

〈 慈悲道场忏法〉研究》；P.Laut 的《早期回鹘佛教及其文学遗产》(Wiesbaden 1986 年)、
《古代突厥语写本之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胜金口和木头沟写本》（1998 年）；耿世民、

H.-J.Klimkeit、P.Laut 的《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I、II，1988 年）、《佛教预言故

事：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 20～27 章》（1998 年）；庄垣内正弘的《回鹘语文献研

究》（I，1982 年、II，1983 年）、《大英博物馆 Or·8212（109）号回鹘文写本》（1974
年）、《大英博物馆 Or·8212（108）号回鹘文写本》（1976 年）、《回鹘文文献<阿含

经>拔萃》（1981 年）、《中村不折氏旧藏回鹘语文书断片之研究》（1979 年）、《古代

维吾尔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之研究》（I，1991、II，1993，、III ，1994）； 百济

康义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残片修订》（1979 年）、《回鹘文<妙法莲花经玄赞> 1》（1983
年）、《回鹘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1982 年）、《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片》

（1984 年）、《入阿毗达磨论注释书考》（1980 年）、《瑞典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回鹘文

写本暂编目录》（1980 年）；小田寿典的《回鹘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残片>追考》、《回

鹘文本八阳经写本的系谱与宗教思想问题》（1978 年）、《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回鹘文八阳

经断片拾遗》（1983 年）；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1953
年）、《1959 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

耿世民的《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1994 年）、《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1986
年）、《回鹘文阿毗达摩俱舍论残卷研究》（1987 年）；李经纬的《哈密本<弥勒三弥底

经>初探》(1982 年)、《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译名考释》（1982 年）、《回鹘文<弥勒三弥

底经>第三卷研究》（1983 年）、《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1985 年)、《回

鹘文<金光明经>序品译释》(1987 年)；斯拉菲尔、多鲁坤、阿不都克尤木的《弥勒会见记

I》（1988 年）；卡哈尔·巴拉提的《回鹘文<玄奘传>第三卷研究》(1992 年)、《回鹘文<
玄奘传>第九卷研究》(1993 年)；张铁山的《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

究》(与王梅堂 1994 年)、《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1996 年)；牛汝极的《一

件敦煌回鹘文皈依佛教三宝愿文研究》（与 P.Zieme1996 年）等。特别值得介绍一本由 J. 
Elverskog 完成并于新近出版的名为《回鹘佛教文献》（Uygur Buddhst Literature, Silk 
Road Studies 1, Turnhout: Brepols,1997, 154 pp., BEF1,700）的新书。该书的导言交代了

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历史和回鹘佛教徒的翻译活动；然后对回鹘佛教文献本身进行了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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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三藏、本生、譬喻文献，大集经、注疏，坦特罗及其他佛教著作。在每件文献名

下都有文献内容、来源、翻译、研究情况、版本及其他相关信息的介绍。书中收有比较完

善的回鹘佛教文献研究题录索引等，是百年来难得的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的导论书。 

回鹘文藏传佛教密宗文献是国内研究非常薄弱的领域，亟待加强。回鹘文藏传佛教文

献多出自吐鲁番，而且有不少刻本文献。这类文献主要有以下一些：《吉祥轮律仪》、《胜

军王问经》、《十方平安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

《转轮王曼陀罗》、《瑜伽师地论》、《无量寿宗要经》、《秘密集会坦特罗》等。由此

可知藏传密宗佛教对高昌地区回鹘人的影响较大。 

吐鲁番出土大部分基督教文献都出自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废墟。德国第一次和第二

次中亚探险队在这里发掘了一批残缺的写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叙利亚文的使用上看，

其中大部分均为基督教文献。在吐鲁番绿洲的阿斯塔那、高昌故城和吐浴沟等地也出土了

少量不同语言的基督教文献 [34]。还发现过《圣经》的回鹘语译本片断。在吐鲁番附近发现

有 10 世纪左右的用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拼写突厥语的景教经典残片。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

信奉过景教，且盛极于元初。在回鹘文景教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主要有：F.K.Müller
的《巫师的崇拜》（1908 年，后有 W.Bang、W.W.Radloff、C.Malov、李经纬等人的研究

和译本）；P.Zieme 的《吐鲁番突厥语景教文献》；A.von Le Coq 的《吐鲁番出土回鹘文

基督教和摩尼教写本》（1909 年）；J.P.Asmussen 的《伊斯兰教以前中亚粟特语和回鹘

语基督教文献》（1982 年）；N.Sims-Williams 的《吐鲁番和敦煌文献所见粟特和突厥基

督徒》（1992 年）；J.Hamilton 与牛汝极的《中国东部发现的两方回鹘文景教碑研究》（1994
年）、《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1995 年）、《赤峰出土景教墓砖

铭文机族属研究》（1996 年）等。 

    回鹘文伊斯兰教文献保存下来的不多，主要有：维也纳本《福乐智慧》[35]、《真理的

入门》[36]、《帖木耳世袭》、《圣徒传》（Täzkirä-i Awliyä）、《升天记》（Miraj Namä）、

《幸福书》等。在莎车、和田曾发现与伊斯兰教和法律契约有关的回鹘文文书 [37]。 

 回鹘文道教文献还不多见，主要有易经译本、星占、符咒等内容，由 A.von Gabain 等

刊布发表。 

 在非宗教文献中，世俗文书、契约文书所占的比重较大，约有 400 多件。其中，W.Radloff
的《回鹘文文献集》（1928 年）、L.Clark 的《西域 13—14 世纪回鹘文世俗文献导论》（1975
年）、J.Hamilton 的《敦煌 9～10 世纪回鹘文文献汇编》（1986 年）、山田信夫著（小田

寿典、P.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合编）的三卷册《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1993 年）、

李经纬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1996 年）和《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1996 年）等著作是本世纪回鹘文世俗文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回鹘文历法文献研究，主要有 W.Bang & A.von Gabain 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I (1929
年)、 A.von Gabain & G.R.Rachmati 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VI (1934 年)、G.R.Rachmati
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VII (1936 年)、L. Bazan 的《古代突厥世界的纪年体系》（1991
年）等。另外，有两件回鹘文医药文献由 G.R.Rachmati 研究刊布（1930、1932 年）。 

 

5.婆罗米文 

婆罗米文源自阿拉美文，后有北支吐火罗婆罗米文（或称笈多斜体）、南支于阗婆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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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文（或称笈多草体）等变体。在吐鲁番、库车、和田、敦煌、焉耆、巴楚等地发现了大

量婆罗米文。吐火罗语文献多为译自梵文的佛教典籍，年代在 6～8 世纪间。吐火罗文回鹘

语文献中有一些梵语 -回鹘语双语词汇对照残卷。H.W.Bailey[38]、F.W.Thomas[39]、

R.E.Emmerick[40] 、D.Hitch[41]  等对此都曾有过研究. 

有一些回鹘语或突厥语文献是用北支吐火罗婆罗米文写成。1904 年 H.Stönner 就发表

一篇有关高昌出土的中亚梵语文献,文后附录刊布了一件 40 行婆罗米文回鹘语文献的一部

分。后来，M.Lewizki（1936）、H.W.Bailey（1938）A.von Gabain（1941）等也对此进

行了研究。目前，已知回鹘语北支婆罗米文文献不少，约有 79 件，其中 57 件是梵语-回鹘

语双语的，14 件是回鹘语婆罗米文，7 件手写本带有婆罗米词汇，1 件写本夹写婆罗米语

词。其年代在公元 8～12 世纪。文献大多保存在德国。D.Maue 将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分

为四组： 

A、 梵语-回鹘语双语文献； 

B、 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 

C、 带有婆罗米词语的突厥语文献； 

D、 夹杂婆罗米词语的回鹘语文献。 

这方面的文献研究主要由德国的 D.Maue 完成，他曾发表了许多文章，但最有代表性

的是他 1996 年出版的作为《古代突厥语写本系列之一》的《婆罗米文和藏文文献》。书中

刊布的文献多为回鹘人于 9-11 世纪用婆罗米文和藏文拼写回鹘语的写本，鲜为人知，为我

们了解回鹘西迁以后与吐火罗人和臧族的经济与文化联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并为回鹘语言

史的重构提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共刊布了 79 件婆罗米文回鹘语文献和 5 件藏文回鹘

语文献。这是一部特别值得参考的重要著作。A.von Gabain [42]、P.Zieme[43]  等也研究刊

布了几件回鹘语婆罗米文文献。 

南支于阗婆罗米文突厥语文献可以被分为三组 [44]： 

A、 带有回鹘语专名（人名、地名、族名、官号等）的官方文书。 

B、 在被断代为公元 925 年 3 月 9 日的“钢和泰藏卷”（925 年？），文中有回鹘语

人名、官号、族称清单；另有《甘州可汗与于阗王书》、《于阗使臣上于阗王奏稿》、《于

阗王尉迟徐拉与沙州大王曹元忠书》等。 

C、 编号为伯希和 2893 号文献的突厥语词汇表。这个词汇表出现了有关弓箭术、马蓄、

身体部位等方面的突厥语词语，随后是其于阗语的译文。 

另可参见 G.Clauson [45]、J.Hamilton[46]  等人的研究成果。这类文献多由白雷研究刊

布。 

 

6.藏文 

与回鹘史有关的藏文文献可分为三类： 

A、 藏文藏语所记与回鹘史地有关的文献。如：F.W.Thomas 所著《有关西域的藏文文

献》II（London 1951 年），其中有关于沙洲、和田、罗布泊、突厥、回鹘及米兰出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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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木简所记西域回鹘等内容。《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记述》（P.T.1283 号卷子）是一件与

回鹘关系密切的重要文献，巴高、克洛松、聪果尔、韩百诗、李盖提、森安孝夫、王尧等

都参与了对该文献的研究。 

B、 藏文回鹘语所记与回鹘文史有关的文献。如：《八阳神咒经》[47]、《祈祷菩萨文》
[48]、《佛教教理问答》[49]、若干残片（Mainz 编号：58、127、194、196、329、619、637、
712）[50] 等。回鹘人使用藏文，大概是唐末、五代之际，回鹘人与吐藩人因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方面的需要而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或回鹘人出于对吐蕃人了解的需要而使用吐蕃

文。 

C、 藏文藏语-回鹘文回鹘语双语文献。如：藏语-回鹘语双语词汇对照残片等。 

目前,藏文有关回鹘史料的整理研究作的得还很不够,在我国就更加薄弱，亟待加强。 

 

7.叙利亚文 

在中亚七河流域 喀什 阿力麻里古城（在今霍城、 、 县）等地区景教教堂遗址中发掘出
用叙利亚文写成景教碑大约10余方 由此，学者们推测，景教大约于公元。 6世纪时就由波
斯和叙利亚传入新疆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回鹘人在宋末元初时曾信奉过景教，且盛极于。
元初 叙利亚文回鹘语文献多景教内容。 。自西安发现 781年（唐建中二年）所立的汉文-叙
利亚文双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来，中国东西南北均有叙利亚文碑铭文献出土,如: 新
疆的霍城、吐鲁番 [51]、 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北京房山、福建泉州和

江苏杨州等地。 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碑名和文献的年代约在 9—11 世纪和 13—14 世纪间。 

在阿力麻里古城（今伊犁霍城县）到目前为止发掘出叙利亚文景教徒刻石约有 7 件。

这些刻石与中亚七河流域出土的约六百余件景教徒碑石非常相似 [52]。 

    吐鲁番出土大部分基督教文献都出自吐鲁番北部的布拉依克废墟。德国第一次和第二

次中亚探险队在这里发掘了一批残卷，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叙利亚文的使用上看，其中大

部分均为基督教文献。叙利亚文写本中使用的主要是粟特语和叙利亚语，但也有四五十件

回鹘语残片，其中有的已被学者研究刊布 [53]，以及其他语言书写的《诗篇》的段落。在吐

鲁番绿洲的阿斯塔那、高昌故城和吐浴沟等地也出土了少量不同语言的基督教文献 [54]。在

吐鲁番附近发现有 10 世纪左右的叙利亚文或叙利亚文拼写回鹘语的景教经典残片。中亚及

远东元代以前的景教传播，尤其是突厥人的景教信仰情况，已由 A.Mingana 作了详细论述，

他在文中还译释了一篇新发现的大约写成于公元 680～1000 年间的叙利亚文文献。这件文

献提及突厥人只用叙利亚语阅读《圣经》，把《圣经》翻译成突厥语，文中还提及高昌亦

都护汗王 [55]。 

1934 年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内蒙古百灵庙附近发现景教墓石。1935 年日

本学者江上波夫曾发现不少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墓志铭 [56]。1937 年马丁（Desmond 
Martin）发现 6 块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徒墓志铭 [57]。  

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有几处景教遗址发现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1）在敖伦苏木古

城（俗称“赵王城”）内外，1973 年曾发现叙利亚文回鹘语景教墓碑 9 块，文字多者存 5
行，均有十字架 [58]。还发现有 9 块刻叙利亚文景教徒墓顶石。其中一方为叙利亚文－汉文

－回鹘文三语合璧石碑。其中另一方存 13 行叙利亚文回鹘语的石碑，虽断为两段，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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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59]。（2）木胡儿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 100 米的景教徒墓地上发现有约 30 件景教徒

墓顶石，其中多数带叙利亚文回鹘语铭文。此外，在内蒙古还发现过一些带叙利亚文的墓

石 [60]。（3） 比其格图好来陵园,70 年代发现至少 5 件叙利亚文小方碑,但未发现景教墓顶

石。  

在四子王旗附近的“王墓梁”耶律氏陵园 1973 年发现 17 块带有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回

鹘语的景教徒墓顶石 [61]。上述内蒙古地区共有约 70 件景教墓石，其中约半数带有叙利亚

文回鹘语铭文，至今未被研究。 

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回鹘文合璧景教徒瓷制白釉墓

砖，叙利亚文保存 2 行，与房山十字寺出土的刻有十字架墓石上的两行叙利亚文完全一样，

意为“仰之，信之”，此句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第 34 章第 6 节。下方存 8
行回鹘文 [62]。在内蒙古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铭文主要是回鹘、汪古人的遗迹。 

福建泉州出土过大约 20 余方元代景教徒墓碑或石刻，其中带叙利亚文的墓碑至少有 5
方 [63]，带有回鹘文的墓碑至少有 1 方 [64]，带有八思巴文的墓碑至少有 4 方[65] 。泉州发

现的叙利亚文铭文应是回鹘人的遗物。 

    1981 年在扬州曾出土一方叙利亚文—汉文景教墓碑 [66]。，该碑下段，右侧有竖写的

三行汉文，左侧有 12 行叙利亚文，其中第 1 和第 12 行为叙利亚文记叙利亚语，第 2 至第

11 行（共 10 行）为叙利亚文写突厥语 [67]。 

    在房山十字寺遗址，1923 年发现有景教徒 2 方砖刻，现藏南京博物院，其中一方刻有

十字架配莲花座，十字架上方左右各存一行叙利亚文[68]。1925 年在北京午门城楼清朝内阁

档案中发现叙利亚文景教赞美歌写本 8 叶[69] 。 

    在梵蒂冈秘密档案中曾发现几件 13～14 世纪回鹘式蒙古文、叙利亚文突厥语和波斯语

文献。其中在聂斯托里大主教玛尔·雅巴拉哈三世于 1302 和 1304 年写给罗马教皇的两封

书信中发现了四枚带有十字架的叙利亚文记突厥语的朱色方印，其中的叙利亚文和所记突

厥语与七河流域发现的景教铭文十分相似, 其前两句意为：“长生天气力里，蒙哥可汗圣旨” 
[70]。 

 

8.波斯文 

波斯文文献中使用的语言主要是中古波斯语，其中有：巴列维语、帕提亚语和粟特语

等。与回鹘史有关的波斯文文献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A、 史地游记：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世界境域志》、《巴布尔编年史》、

《巴布尔实录》等均有汉文译本。 

B、 宗教文献：吐鲁番出土中古波斯文摩尼教、景教文献残片，主要保存在德国。 

C、 世俗文书：吐鲁番、敦煌、和田曾发现一些波斯文书信、契约文书等。 

总体上将，与回鹘有关的波斯文文献不太多，这方面的研究，学术界进行的还不充分，

我国犹甚，必须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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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拉伯文 

在新疆发现的阿拉伯文文献，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 

A、世俗文书类 

    与回鹘有关的较早的阿拉伯文文书出自莎车郊外，文书年代均在回历 473～529 年/公
元 1080～1135 年之间，属喀拉汗王朝时期。据罗斯（Denison Ross）报道，1911 年在莎

车郊外的一个果园里发现一批阿拉伯文和回鹘文契约文书，后来被送交英国驻喀什总领事

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手中，此人又交给了印度政府，并由当时的印度考古总监保

存。罗斯介绍说，“我收藏有一套照片，一共 15 件文书残片，其中 7 件是阿拉伯文的，5
件是阿拉伯文突厥语的，3 件是回鹘文突厥语的。阿拉伯语文书上的签名都是阿拉伯文，只

有一件文书证人的签名是用回鹘文……” [71] 罗斯后来把这套照片存入伦敦大学东方与非

洲研究学院博物馆。后人的研究多据罗斯的照片进行的工作。[72]  斯坦因在其《西域》第 3
卷中也有对莎车文书的报道，根据罗斯提供的线索，斯坦因在其第 3 次中亚考察期间对莎

车文书的出土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马继业还从和田获得属于喀喇汗朝时期的 4 件阿拉伯

文（其中有两件分别标明回历 401 年/公元 1010～1011 年和回历 501 年/公元 1107 年）和

24 件回鹘文文书 [73]。 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在 1906—1908 年的中亚考察期间也

曾在莎车的同一地点发现了 3 件阿拉伯文书，后由于阿尔（Cl. Huart）刊布 [74]。后来克劳

森（G. Clauson）和特肯(S. Tekin )都曾对这批莎车文书，尤其是其中的突厥语文书进行了

研究，但克劳森没有来得及发表他的研究就于 1974 年 5 月 1 日去世了 [75]。1984 年艾达尔

（M. Erdal）在克劳森和特肯的研究基础上刊布了 5 件突厥语文书（7 幅图版），其中，4
件是回鹘文，1 件是阿拉伯文 [76]。1998 年李经纬先生根据艾达尔的研究将其中 4 件回鹘

文文书译释为汉文 [77]。1986 年葛容克（Monika Gronke）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刊布了 5
件莎车阿拉伯语文书 [78]。这几件莎车阿拉伯语文书不仅具有回鹘语言学价值，而且对回鹘

历史学和法学方面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学术信息。 

B、 史地游记类。如：《突厥语辞典》（有土耳其文、德文、俄文、乌兹别克文、维吾

尔文、英文等文种译本）、《马卫集论中国、突厥与印度》（有米诺尔斯基的译本）、《塔

米姆·本·巴赫尔使回鹘行记》（有米诺尔斯基的译本）、《阿卜·杜拉夫的突厥斯坦、

中国、印度》、《道里邦国志》（A 本有汉文译本）、《苏拉赫辞典补编》（有华涛的汉

文译本）等。 

C、 伊斯兰教类。如:《福乐智慧》（有土耳其文、德文、英文、俄文、汉文、维吾尔

文、哈萨克文等）、《真理的入门》（土耳其文、汉文、维吾尔文译本）、《古兰经》等。 

 

10.察合台文 

自 15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的 5 百多年里，西域使用一种由阿拉伯文改造而成的文字，

人们称之为察合台文。因时间跨度大，距今时间近，这种文字的文献保存得就相对多一些。

察合台文主要文献已有学者论及，此不赘言 [79]。 

 瑞典的维吾尔语专家古斯塔夫·拉凯特（G.Raquette）曾在喀什和莎车当医生，后当

传教士。他曾在新疆获得大批手稿文献，多为察合台文，后来他把这些文献全部捐献给隆

德大学图书馆。他曾整理刊布了流传于维吾尔民间的《塔伊尔和佐合拉》故事及几件历史

文献。他的学生古纳尔·雅林（Jarring）于 1929～1930 年到喀什调查维吾尔语情况，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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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收集写本并将之运至隆德大学图书馆。他个人收集了 115 件写本，其中有 72 件（59 件

属近代维吾尔语，又称察合台语手稿，８件波斯手稿，５件阿拉伯语手稿），于 1931 年被

隆德大学图书馆购买。隆德大学为这次收获设立了专门机构——“雅林收集品中心”。目

前，这个中心已有文献 486 大卷，每一卷又由若干文本组成，其总数已近 900 种，绝大多

数为察合台语文献。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里也收藏有察合台语文献搜集品，虽然

该目录并未说明这些写本的由来，而且其中的一些写有“自塔什干巡礼到麦加”之类的语

句，但可以肯定，这些写本是雅林通过传教团从新疆携出的。瑞典的维吾尔文献研究主要

是古纳尔·雅林进行的近现代维吾尔语或称察合台语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如《维吾尔语资

料汇编》（1～4 卷，1946～1951 年，收入了喀什、莎车、皮山、库车、和阗等地的近代

维吾尔民间创作及民族人类学材料）、《中亚的谎言故事》（1972～1973）、《突厥文献

导言》（1976）、《喀什噶尔文献》２卷（1980～1982）、《几则维吾尔对话体文学文献

考释》（1981）、《无盗之城和食物与咽喉之争——四件近代维 吾尔文献译释》（1989）、

《中亚的文化冲突——伊斯兰视野中的汉族戏剧》（1991）、《服饰：从头到脚——有关

服装的维吾尔文手稿》（1992）、《磨恩藏维吾尔语民歌谚语集》（1985）、《苦行僧和

行乞者》（1987）、《新疆维吾尔人中的兴奋剂》（1996）、《20 世纪初中亚的农业与园

艺业》（1998）等。美国学者 Janos Eckmann 所著《察合台语手册》（1966）和原苏联

学者谢尔巴克的《古代乌兹别克语语法》是察合台文献研究极为重要的工具书。荷兰的

H.E.Boeschoten 与 M.Vandamme 长期合作研究伦敦和圣彼得堡收藏的察合台文写本拉布

胡兹的《圣人传》（Qisasu l-Anbiya）, 发表了系列论文，他们与 S.Tezcan 合作新近出版

了两大卷的拉布胡兹的《圣人传》（出版地：Leiden: Brill），其中第一卷是文献原文，其

原文是以大英图书馆和圣彼得堡所藏察合台原本为基础的，书前附有导言，书后附有索引

和词汇表；第二卷是与 J.O’Kane 合作完成的英文译本。在察合台文献研究方面，日本主要

有间野英二、滨田正美、堀直等学者。间野英二（Mano,Eiji）主要研究中亚帖木儿帝国史、

《拉施德史》，同时研究《巴布尔回忆录》。滨田正美（Hamada,Masami）主要研究叶尔

羌汗国史，同时研究一些察合台文献。堀直（Hori,Suhao）主要研究天山南部近现代史，

通察合台文及其文献并研究过《伊米德史》。江实（Minoru,Goh）主要研究《五体清文鉴》。 

    哈米提·铁木耳曾与阿不都若夫合著《察合台语》（喀什维文出版社，1987 年）和《两

种语言之辨》（民族出版社，1988）。哈米提与安尼瓦尔·巴依图尔合作整理译释了察合

台文献《乐师传》。哈米提整理出版了维吾尔文《巴布尔传》。最近,由王治来根据萨里耶

1958 年在塔什干出版的俄文本翻译为汉文《巴布尔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安

瓦尔·巴依图尔整理翻译了察合台文献《毛拉穆萨诗选》、《伊米德史》、《安宁史》、

《和卓传》等。陈宗振首次研究刊布了现藏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成书于清光绪六年

（1880 年）孙寿昶所编汉维对照词汇集《汉回合璧》（见《民族语文》1989 年第５期）。

依斯拉菲尔还与人合作整理出版了察合台文献《阿不都热依木纳扎尔诗集》（民族出版社，

1985 年）。阿布都若夫·波拉提出版了《察哈台文及其主要特点》（见《民族语文》1990
年第４期），他的论文集《察哈台维吾尔语研究论文集》，书中收入了有关察哈台文及其

文献和特点的论文 22 篇。 

20 世纪 60 年代，当时新疆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室的同志曾到南疆各地收集到 500 余

件察合台文契约文书，80 年代开始对此进行翻译整理，其中的汉文译文由王守礼和李进新

编辑并于 1994 年内部出版《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书中共收 314 件文书，其跨

度在 1778 年至 1949 年，史料价值极高。目前，关于察合台文献的整理和刊布工作仅仅是

开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整理办公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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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北京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社科院历史所、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法国国

立图书馆、法兰西学院图书馆、英国皇家图书馆，土尔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图书馆等单位都

收藏有大量察合台文文献。新疆古籍办曾约请了许多察合台文专家整理并出版了一些重要

的察合台文献。如：《伊米德史》、《成吉思汗传》、《布格拉汗列王传》、《先知传》、

《赛伊德汗国历史》、《翟力里诗集》、《和卓传》、《古代维吾尔百工要领》、《拜赫

拉木固尔》、《佐赫拉的果树园》、《依斯坎迪尔》、《纳瓦依的五部长诗》、《众心所

爱》、《鹦鹉传》、《麦吉麦图里·艾贺卡木》等。最近，新疆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会组

织专家整理并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维吾尔古典文学系列丛书主要都是察合台文献，其

中如：《巴亚孜》（买买提明·玉素甫等整理）、《艾尔西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

东整理）、《诺拜提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爱苦相依》（依斯拉菲尔

等整理）、《买合祖尼诗集》、《鸟语》（阿布里米提·艾海提等整理）、《帕尔哈提与

西林》（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买西胡里诗集》（买买提明·玉素甫整理）、

《坎兰黛尔诗集》（依斯拉菲尔·玉素甫整理）、《纳克斯诗集》（买买提吐尔迪·米尔

孜艾合买提整理）、《尼扎勒抒情诗集》（买买提吐尔逊·巴吾东整理）、《赛迪依斯坎

迪尔》（阿不都克尤木·霍加整理）、《拜赫拉木与迪拉热木》等。维吾尔文古典文学丛

刊《源泉》（Bulaq）自 50 年代至今已发表了许多察合台语文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除以上文种，西夏文、巴思八文、回鹘式蒙文中也有涉及回鹘史料，但数量不多。 

 回顾这一百年来非汉文维吾尔史料、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其中的利弊得失应该借鉴，

经验教训需要总结，这对 21 世纪我国维吾尔史学研究的快速发展可以提供有益的参考。 

 首先，随着古代写本的发现、研究和刊布，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古代维吾尔史料得见天

日。重视借鉴国内外非汉文维吾尔史料、文献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维吾尔史学研究开始摆

脱仅参考汉文史料从事研究的局面，这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显得尤为突出。无论是漠北

回纥、河西回鹘、西州回鹘，还是喀喇汗王朝、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断代史的研究

中都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利用新发现的多文种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的论著。 

 其次，由于我国回鹘文、察合台文研究队伍的成熟和壮大，大量回鹘文、察合台文文

献的研究刊布，同时，利用外文借鉴国外的回鹘文研究成果也日趋便利，使维吾尔史学研

究得以利用参考成为可能，这为维吾尔史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鹘文和察合

台文文献之多，远远超出包括汉文在内的其它各文种文献。 

第三、在我国，突厥文、叙利亚文、阿拉伯文的研究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些文

种文献的释读、整理、研究将扩大维吾尔史学研究的领域，为全面、客观认识不同历史时

期维吾尔族的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 

第四、从总体情况看，国外对维吾尔文献的研究，历史长，文种全，成果多，尤其是

在德国和日本。而我国的研究主要是从最近这 20 年开始的，有些文种，如：粟特文、婆罗

米文、中古波斯文、摩尼文等文种还缺乏研究人员。一方面，我们急需借鉴参考并翻译出

版国外在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另一方面，从长远考虑，我们也需要培养若干这方面的中

青年学者以便能正确独立识读文献。 

第五、学术界目前有一种现象，历史学家常常因条件限制而对民族文字史料和文献注

意不够，许多珍贵文献未被利用，十分可惜；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因对史学研究缺乏

了解和积累，往往是仅刊布文献而未能结合历史资料对文献的价值深入研究。为改变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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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今后需要语文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同时，一方面，要求从事维吾尔历史的

学者至少掌握一两种相关古文字并能够识读，国外一些维吾尔史学家往往是某种古文字文

献的大师；另一方面，要求维吾尔语文学家多学习掌握一些历史知识，反过来，这对古文

献的理解也是有益的。历史与语言不分家是学术界一贯的倡导。 

第六、着眼 21 世纪，为深化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有许多重大课题摆在我们面前：1、
在分别编译、整理、出版各文种维吾尔史料、文献（如：回鹘文佛教文献集成、回鹘文世

俗文书集成、突厥文回鹘碑铭文献集成、叙利亚文景教碑铭集成、摩尼文粟特文摩尼教文

献集成、婆罗米文藏文回鹘语文献集成、察合台文维吾尔史料选编、波斯文阿拉伯文维吾

尔史料选编）的基础上，编译出版维吾尔史料文献丛书(维吾尔宗教史料文献、维吾尔社会

经济史料文献、维吾尔伊斯兰教史料文献、维吾尔法制史料文献、维吾尔政治史料文献、

维吾尔文化科技史料文献等)；2、整理编译非汉文维吾尔断代史料，打破文种的界限，以断

代史为主线汇集各文种维吾尔史料（漠北回纥史料、西州回鹘史料、河西回鹘史料、喀喇

汗朝史料、察合台汗国史料、叶尔羌汗国史料等），为深化维吾尔断代史研究提供重要依

据；3、维吾尔文化史、维吾尔经济史、维吾尔政治史、维吾尔与其他民族关系史、维吾尔

语言史、维吾尔文学艺术史、维吾尔法制史、维吾尔科技医药史等专门史将成为 21 世纪的

重点研究领域，因而，与这些领域相关的非汉文维吾尔史料的编译整理就显得特别迫切。 

中亚史、突厥史和回鹘史研究的一代伟人巴尔托里德曾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著，

他的伟大和不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对各种文字史料的关注、整理、利用方面倾注心

血，不予余力。著名维吾尔史学家冯家升先生多有建树，他也是回鹘文大师，开我国回鹘

文和突厥文研究之先河。展望 21 世纪，我们深信会有更多的巴尔托里德、冯家升式的学者

及其论著的不断涌现。青出于蓝胜于篮，长江后浪推前浪。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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